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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第一座集市廊位于定
阳古城现今的定城镇东北门社
区袁 是古城的繁华才有了它袁还
是有了它很多人来此赶集贸易
才使古城繁华钥 似乎互成因果遥
如今袁集市廊已不存在袁但对于
在集市廊长大的 80尧90尧00后来
说袁那儿留有伴随他们成长袁无忧
无虑的孩提记忆袁 对于 70后甚
至是更远年代出生的人来讲袁那
座集市廊留有那个年代的印记遥

他们的回忆

听老人说那座集市廊是在
民国时期建起来的袁前世纪五十
年代初改建袁 有近百年历史袁起
初袁 集市廊没有被拆前那么长袁
那么宽袁只是一小段遥 重修改建
后达到了四五百平米袁但依然保
留着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遥

据 80 多岁的老奶奶讲袁在
她小时候袁日本兵曾在离集市廊
不远的老县衙驻扎袁 他们来过
这里袁 有的日本兵还给奶奶和
其他的本地孩童糖果袁 一起做
游戏袁他们会讲汉语袁估计是日
本人抓的中国壮丁袁因为其中不
乏台湾人遥

据父辈讲袁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袁全县各地的集市贸易是在一
块空地上开展买卖的袁而这座高
大宏伟的建筑是当时唯一可以
遮风挡雨的集贸地遥这里汇聚了
卖米尧卖菜尧卖肉等摊贩袁是全县
最热闹的地方之一遥 那个时候袁
全城的人都知道并记住了这座
集市廊遥

集市一般在下午就收了遥晚
上袁集市廊便冷清了遥 由于附近
居民的家紧挨着集市廊袁集市一
散他们就忙着清扫袁给自己一个
干净卫生的环境遥 夏天袁附近的
居民常在夜里聚在这里聊天尧娱
乐袁点上蜡烛围坐打 野三行冶渊定
安话袁 一种古老的纸牌游戏袁小
条的长方形纸牌有 野帅冶野兵冶

野车冶 等类似中国象棋里的棋子
称呼袁按规则出牌袁一般老人玩
得多袁 现在很少人玩这种纸牌袁
这种纸牌也趋向消失冤遥

前世纪七八十年代袁东北门
社区便在此成立东北门文化室遥
到了晚上袁居民们搬出两张台球
桌和一台 18 寸的黑白电视袁人
们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打台球袁
男女老少还从家里搬出小凳子
围在黑白电视前看袁 野555 电
池冶和野68 电线冶的广告在当时
是很热播遥

我的记忆

我是个在集市廊长大的 80
后袁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袁 那是
80年代中后期袁 看到集市廊只
有黑猪仔在贩卖遥 到 90 年代袁
东北门文化室由于缺乏管理而
徒有虚名遥

90年代袁经济的发展袁时代
的变迁袁 家家都能买上黑白电
视袁 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
着袁街坊邻居也就不再围在一起
看电视了遥 随之变化的还有袁在
古城外袁盖了更好尧更先进的集
贸楼袁还是两层的袁那里可以容
下更多人做农贸和商品买卖活
动袁很方便袁黑猪仔的贩卖交易
地也往外迁了遥

90年代中期袁 集市廊已失
去了买卖贸易的功能袁而是被附
近居民用来娱乐休闲袁 堆放杂
物袁充分利用的空间遥 附近居民
办娶妻嫁女等喜事袁还会在集市
廊摆上几十桌酒席款待亲友袁每
到这种场合袁集市廊又恢复了过
去人声鼎沸的热闹遥但不是因为
交易袁而是人们互相祝福和礼尚
往来寒暄的喜悦遥 平常袁这里还
是孩子们做抓迷藏尧丢球尧跳字
格等各类游戏的乐园遥我还记得
每到晚上就有很多蝙蝠在集市
廊里飞来飞去袁偶尔掠过头顶和
耳边用翅膀碰触我和我的小伙

伴遥
上小学的我在语文课本上

学到一篇关于蝙蝠的文章袁蝙蝠
用超声波感应物体所以它不会
碰到障碍物遥于是袁我想袁蝙蝠喜
欢跟我开玩笑遥有时候在白天会
看到这种掉在地上袁只在黑夜出
没的动物袁当然是死的遥 我仔细
观察这种长得像老鼠却又有翅
膀的奇怪动物袁难怪老人们称它
野飞鼠冶遥然而这种奇怪的动物并
不是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才存在
的遥 舅公跟我说过袁在过去物质
匮乏的年代袁 果腹都成问题袁更
别提肉是什么滋味袁他曾用弹弓
打下蝙蝠煲粥给病人喝遥但随着
年岁的增长袁我发现蝙蝠越来越
少袁当然不是因为人们打蝙蝠遥

进入新世纪袁2000年袁我夜
里从集市廊经过袁却未发现一只
蝙蝠遥 我知道袁集市廊的蝙蝠跟
我们永别了遥跟变化的环境有关
还是跟人有关钥 或许都有遥 白天
不知道它们在哪儿遥 那个时候袁
紧挨集市廊居住的居民在集市
廊利用闲置空间袁每天在里面烧
火做饭遥 每到端午袁附近居民几
乎都到这里煮十几个小时的定
安黑猪肉粽袁遮风挡雨的集市廊
能保证通宵达旦的火越烧越旺遥
古城居民在老建筑里袁用传统工
艺酝酿定安几百年的特色美食袁
那是一道既特别又百姓味十足
的风景遥 或许常年的烟熏袁蝙蝠
也只得另觅他处遥

2003 年我离开家上大学袁
放假回家袁或许是许久不见的缘
故袁 发现集市廊的石柱明显开
裂袁 人们只得用铁丝栓绑住袁横
梁和瓦片也摇摇欲坠似的袁居民
们自发对其进行了小修缮遥我知
道每个东西都有它的寿命袁寿命
的长短跟 野养生冶有关遥

抹不去的印记

近几年袁我发现它是越来越

老态龙钟了袁我禁不住担心哪天
从这里回家时袁它生气地掉下几
片瓦跟我开玩笑遥但它还是像个
倔强的老人硬撑着袁 裂开的石
柱尧布满虫窟的木梁尧黑色青苔
掩映下的白墙壁噎噎这种因年
代累积呈现的野病态美冶吸引越
来越多外地人来参观尧体验老建筑
的年代感遥这座被废弃的旧集市廊袁
因为这些人的相机尧画笔变得高
大上起来遥 2012年电影 叶三六
巷曳剧组在此取景拍摄袁剧组在
集市廊还了它年轻时的样貌袁有
卖米的尧卖酒的尧卖鱼的等等遥

2014年 6月 18日袁集市廊
顶部部分坍塌袁掉了部分的横梁
和瓦片袁附近的人一直担心的事
情终于发生了袁所幸的是没有伤
到人遥 出于安全角度考虑袁它被
拆了袁就像得不到医治的病人一
直苟延残喘袁最终寿终正寝遥 集
市廊成了一片废墟袁看着一地的
碎瓦袁 附近的居民议论纷纷袁它
在的时候给居民们遮风挡雨袁好
让他们在它怀里惬意地休闲娱
乐袁它寿终正寝之前发出危险信
号没伤及人袁人们甚至扯到了它
的野灵性冶遥

最近袁我从外地搭车回到定
安袁 再转坐三轮风采车回家袁还
是改不了口把集市廊说成原集
市廊袁司机回应说袁不是被拆了

吗钥还带上似乎安慰的感叹院野可
惜啊浴冶拆了就没了袁这个曾经除
了被古城居民还有城外居民当
成地标的建筑消失了遥

日新月异的年代袁人们可以
建造出比它更好的新建筑袁寿命
更长尧更坚固袁但我总觉得袁一些
年代久远的东西袁历经那么多年
或许对往后的考究能发挥它不
可替代的价值遥 就如电影叶三六
巷曳剧组为拍年代戏袁找到这里袁
真实地呈现那个时代的面貌遥被
拆袁或许它还达不到被保护考究
的价值袁或因为它不想伤及在他
怀抱下长大的孩子遥

所幸的是袁现在人们记忆消
失的东西袁可以不会随年岁而模
糊遥 在文字尧摄影和摄像中出现
过的定安旧集市廊袁存在在抹不
去的文字中袁还可以真实地存在
在摄影和摄像中袁但任人们再怎
么想都触摸不到遥因为我同古城
现在的很多居民一样袁不知道自
己所生活的地方是历经了几个
朝代还存在的尧有生气的古城遥

城市之历史有其繁华和衰
落的必然规律袁 古城的建筑物
一砖一瓦都蕴含着时代的历史
文化袁历史的进步袁是从古城的
废墟中走出来的遥 人们怀旧的
感情袁 对古物的怀念是不易消
失的遥

那座集市廊
姻 何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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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热闹的城市袁
在静美的百里百村行游遥
驿道曲折延伸袁
山乡树绿花香景色优遥
穿山谷橡胶林海袁
入山村榔花香似酒遥
村野处处风光好袁
农民富裕村村耸新楼遥
天池映影漾清波袁
山溪泪泪水东流遥
山村编织美好的梦袁
悠悠情思在山村停留遥

山村游
姻 吴平刚

每当风起
一串悬挂心扉的风铃
便碰落回忆的情节
我知道 时至深秋
该收割的稻穗
早已收割
该飘落的树叶
早已飘落
怀揣的梦幻也已变黄
为何 为何不见你来摘采
原以为将泪水混入白露
伤心的表情便成为一轮孤月
深埋黑夜
不曾想 你是一朵浮云
只在眼前轻轻飘过
从此 想你
总下起一场春雨
让小小的泪腺
一次又一次 涨潮

思念
姻 陈海金

那夜袁我做了一个梦遥在梦里我还
很小袁 依旧粘在好久不见的老外婆的
身边遥小河吹来草叶的清香袁浅浅的荷
塘袁 把夏季托在一望无边的清凉夜空
下遥我和姐姐在捉萤火虫袁外婆却嘱咐
我放掉它们袁她说袁让它飞啦平仔袁千
万别碰那些屁股着了火的苍蝇遥

捉萤火虫是童年野夜生活冶的遥 外
婆纳凉的时候袁 我和姐姐最爱在后院
消磨遥因为怕黑袁远方的荷塘是不敢去
的遥然而袁总有一两只亮着绿光的萤火
虫偶尔从远处飞来袁 像流星似的掠过
后院袁稍不留神准错失良机遥 于是袁找
一个大塑料袋袁 一见绿光划过我就像
着魔似的乱挥一通袁 但往往只捕捉到
一袋子的晚风遥姐姐就比我强多了袁只
要连跑带跳一挥一罩袁 小家伙就得乖
乖就擒了遥萤火虫身长一公分袁它一点
也不像苍蝇袁倒有点像小蜜蜂遥爱上萤
火虫袁 因为爱上它腹底那一盏小绿灯
笼袁 但上刚被捉的小家伙大多不肯亮

灯袁 大概那也是种反抗吧遥 不过不要
紧袁只要用指头轻轻往它的腹部一按袁
它就受不了而亮灯求饶了遥

怀揣装着萤火虫的塑料袋回屋袁
把它们放飞密封的蚊账里袁熄了灯袁躺
在床上看它们幽幽地亮着袁 仿佛闪烁
着满天的星星遥我尤喜在此情景下袁去
体会这一份恬静的优美遥睡意浓时袁便
捉两只放在枕边陪着我甜甜地入睡袁
说不定梦乡里也许还能捉到一只萤火
虫哩浴

转眼十多年过去袁 生活的空间处
处高楼林立袁 城市的繁华逐步吞噬所
有的乡村袁 霓虹灯把夜晚扮点得如同
白昼一般袁而此地袁以后要真切地看到
一两只流萤袁 享受一下那种真正属于
大自然的幽光袁恐怕也是不易的了遥

外婆已经病逝多年袁 姐姐早已出
嫁了遥岁月一天一天地增加袁我也一天
一天地成长袁 可萤火虫却永远是那么
小袁那么可爱袁那么晶莹 袁象童年遥

乡间流萤
姻 徐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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